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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至24日，2018年澳大利亚文学
周系列活动在中国多个城市举行。文学周期
间，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亚力克
西斯·赖特、菲奥娜·赖特、夏洛特·伍德等与
中国作家和学者就文学创作的不同问题展开
交流。3月17日，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兰纳根
与中国作家余华围绕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和
创作传承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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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使女的故事》》读书分享会在京举行读书分享会在京举行■动 态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京举行

《使女的故事》读书分享会，作家梁

鸿、徐则臣、张楚、黄昱宁等共同探讨

了小说的创作主题及其所关注的社

会现实。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玛

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小说写于

1984年。作家将故事设定在未来，在

基列共和国，女性成为一种生育工具。

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较大反响，被改编

成电影、戏剧、歌剧、芭蕾舞剧等多种

形式，它也成为反乌托邦文学较为重

要的作品。2017年，由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使女的故事》上映，获得金球奖

和艾美奖的多个奖项，引起轰动。

在分享会上，梁鸿谈到，该书虽

然写于30多年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

所指，它既能深入到社会现实内部，

关注社会内部发生的事情及其纹理

和走向，同时又因为象征性和隐喻意

义而具有超越性。作者阿特伍德有深

厚的现实关怀，在写作中也做到了既

深入其中又拔出其外。她认为《使女

的故事》是一部未来小说，有科幻的

因素，但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历史方

面的内容。

徐则臣认为，阿特伍德在《使女

的故事》中表达了一种不会过时的洞

见，她提供了表现现实的另外一种方

法，除了通过写历史借古喻今之外，

也可以通过写未来来反映现实。

张楚认为，与诺奖得主艾丽丝·门

罗相比，阿特伍德的小说色彩更为明

丽、鲜艳，或者更为立体。如果说门罗

的小说像一条很平静的河水，阿特伍

德的小说则更像海浪，浪花击打岩石

后散开，在阳光下闪烁出不同的颜色。

在长篇小说方面，阿特伍德更像是文

体家，一直在进行各种实验和尝试。

理查德·弗兰纳根对话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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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黑一雄《浮世画家》：

一幅日本民族性的浮世绘一幅日本民族性的浮世绘
□梅进文

《浮世画家》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裔英籍作家石黑

一雄在198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的主

人公小野增二，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多角度解读。有研究者认为小

野是一个惯于自欺的人，“具有将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移位或投射

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从而逃避面对自己的感情”。也有人指出小野

增二有一种注重浮名、善于伪装的基因。从民族性切入石黑一雄

的创作，再结合他的日裔身份，会发现无论他本人如何称自己想

写的是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人与事，作品里却始终带有一种探

索日本国民性问题的影子。石黑一雄通过对小野增二的描绘，使

读者看到了日本民族性的特征之一：投机性。

《浮世画家》中的故事以二战前后的日本为背景。小野增二刚

出生不久，一个云游僧就曾断言，“增二肢体健康，但天生有个弱

点。这弱点会使他耽于懒惰和欺骗。”起初，小野父亲并没有当回

事，“可是在增二成长的每个阶段，我不得不承认那个老头的话是

有道理的……我们必须不断对付他的懒惰、他的不求实际，以及

他的意志薄弱”。对于一位容易懒惰、不求实际且意志薄弱的艺术

家来说，投机的方式是最有可能达成所愿的。不可否认，小野不愿

意继承家里生意而选择绘画部分是出于爱好，但更多是源自内心

升腾的赚大钱、扬名立万的思想。他认为，父亲的“商务会”只是一

小时接一小时地数小钱，点硬币，感到厌恶，而他投身艺术则是希

望实现一种与“数小钱，点硬币”不一样的梦想。追逐利益和名气

成了他从事艺术的一个根本动力，他也将此作为在人生路口作选

择的一个基本原则。

小野曾向两个老师学习，最初跟随专门从事商业绘画的竹

田，后来转投画家森山诚二（毛利君）门下。他这么做的理由表面

上是为了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森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他认为我留在竹田大师这里会对我的天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

害”。然而同伴“乌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背信

弃义，是不忠的表现。小野干脆撕破伪装，“竹田大师不配你我这

样的人为他效忠。效忠不是白给的”。条件简陋，工作辛苦，学徒阶

段的薪酬也不会太高，更谈不上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些才是导致

小野背叛师门的真正缘由。

如果说小野对于竹田的背弃是因为追求功名利禄，那么对毛

利君的不忠则是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毛利君提供的学习生

活场所是阔气的别墅，作为老师的水平也很高，但这并不能满足

一个投机者内心对于“成功”的渴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军

国主义鼓噪整个日本，大量投机分子从中看到了人生“崛起”的机

会。当武田协会的松田向小野鼓吹，走出艺术象牙塔为所谓的现

实世界服务时，小野似乎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松田启发小

野离开毛利君加入“冈田—武田协会”，“为了帮助你这样的人睁

开双眼，为这个时代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这话很有蛊惑

性，他将个人命运和所谓“大时代”勾连起来，当时日本为国而战

的军国主义者绝不止松田一人，小野只是为长期以来蛰伏的野心

寻找突破口罢了。于是，他将绘画内容从毛利君要求的捕捉瞬间

即逝的美转移到“爱国”题材。画作《得意》就是代表，画面“左下角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离开毛利君

后，他全身心投入到“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的

绘画上，这次投机性的转向成为小野迈向人生“辉煌”的开端。

小野增二是非常典型的自私自利型的投机性格，这样的人在

历史风云面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机会和前途，其他一切都是他们

的工具而已。石黑一雄通过小野增二反思日本国民性的问题，同

时他也认为这种性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小说只会抛出问题小说只会抛出问题，，却不会给出答案却不会给出答案

余 华：今年澳大利亚文学周介绍了四位作

家，但很遗憾我只读过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

北方的小路》和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

湾》。当读完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后，要想口头复述

小说中的某些内容时，你就会发现精彩的东西都

溜走了，很难复述，《深入北方的小路》就是这样的

作品。这部小说的时间是错位的，有现在也有过

去，过去也有不同的时间，所以小说中有现代的人

物也有过去不同时间里的不同人物，但主要人物

都在第一章的回想中，或是那种恍恍惚惚的回忆

里边出现。当我读第一章时，就被弗兰纳根叙述

的分寸和对节奏的把握吸引了，非常美妙。作为

作者，他一直都想打开这部小说的门，寻找他的路

通往什么地方。第二章以后，故事一下子打开

了。我自己最钦佩的是第三章，从写作角度来看，

第三章是最难写的，弗兰纳根写到澳洲的事情，还

有在东南亚修铁路，饥饿、疾病、瘟疫流传，各种各

样的生活……从弗兰纳根选择写什么，又怎么把

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你就知道这家伙是个了不起

的作家。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最开始读余华作品时，

也是深受震动。我觉得余华作品中具备了非常多

当代文学的优秀品质，而且这些品质是现代很多

西方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特别是他的故事。他

小说的故事性非常吸引人，有张力，能在一开始就

迅速抓住读者不断地阅读这个故事，而且往往是

把故事读完才能真正感受到他深厚的写作功力和

独运匠心。余华的书让我觉得真正好在哪里呢？

他有一种西方作者现在所不具备的共情。我记得

契诃夫曾经说过，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生活在黑

暗中的，他们应该和那些命运不太好的人共同相

处，来了解他们的情绪，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就好比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为一个好作

家，你必须要了解这些人的处境，才能更好地写出

优秀的作品。我阅读的余华的第一部作品是《活

着》，第二部作品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他通过

自己的童年回忆和对琐事的描写以小见大，充分

揭示了过去50年中国深刻的发展与变革。我有

一个问题给余华，我知道威廉·福克纳对你的写作

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实他也对我的写作风格的形

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想问，福克纳对你

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

余 华：威廉·福克纳是我的第三个老师。我

很年轻时走上写作的道路，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

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其中困扰我的一个最大的

困难就是心理描写，我不知道如何过心理描写那

关。因为当一个人内心平静时，他的心理是可以

描写的，但平静的心理是不值得去描写的；但当一

个人内心动荡不安时，是值得去描写的，你却发现

写几万字都描写不出来。后来我读到了威廉·福

克纳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里一个人把另外一个

人杀了，看着尸体倒在美国南方的泥土上，阳光下

血在流淌，又看着刚刚生下孩子的女儿的样子，那

个人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威廉·福克纳写

了很长的一段，方法很简单，他把用杀人者麻木眼

光所看到的事物罗列出来。我发现杀人者内心的

状态被非常准确地表现出来了。为此我又去读了

以前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有

好几页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老太太以后状态

的描写，没有一句心理描写，全是动作，但表现出

那种紧张、惊恐不安。威廉·福克纳教会了我如何

对付心理描写，心理描写这个词是不存在的，是不

写小说的教授虚构出来吓唬写小说的人，威廉·福

克纳给我的帮助就在这儿。

理查德·弗兰纳根：威廉·福克纳给我最大的

震动就是他对于平凡的小人物的描写，哪怕是再

微不足道、往往被遗忘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都展

示出丰富的内心以及复杂的情绪，在他作品中，再

平凡的人、再小的人物都保有尊严。

我来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那是一个岛

屿，离澳大利亚其他地方最近也有100公里远。

我住在热带雨林的一个小镇上，镇上只有200余

人，主要以矿业为生，大多数是二战后逃到这里的

难民。我成长过程中，身边没有一个人是作家，也

没有人认识所谓的作家，当时我们都觉得作家只

有那些欧美人才能当。读了那么多欧美文学作品

后，我觉得似乎只有小说里那些欧美人的生活才

重要，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没那么重要，因为此前从

来没有人会描写塔斯马尼亚的生活，没有人去描

写我们生活中的悲喜与起伏。威廉·福克纳和我，

还有余华，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南方人。威

廉·福克纳来自密西西比，一个当时在美国也不太

受重视的地区。当我读到和我有类似背景的福克

纳的作品时，我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像他一样描

述我的生活。

福克纳的作品通过简洁的语言呈现出不同人

物的不同状态，这一点我在余华的作品中也体会

到了。在他的小说中，可以轻易分辨出哪句话是

谁说的，每个人物各自有怎样的特色，读起来好像

挺容易的，但写起来真的很难，需要非常深厚的功

力才能完成。

刚才余华说有三位老师，其他两位老师是谁？

余 华：第一位老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我

在20岁时读到了他的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给

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那时我也很多愁善

感，此后就迷上了川端康成，一直在读他的小说，

向他学习写作。阅读和学习了大概四五年以后，

我发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差，没有自我了，川端康

成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翅膀，而是捆住我的枷锁。

我掉到了川端康成的陷阱里边，但我运气很好，当

我在川端康成的陷阱里大喊救命时，卡夫卡从旁

边经过，一把把我拉了出去，他是我第二个老师。

我最初读的不是卡夫卡最著名的《变形记》，

而是《乡村医生》。我读完后就傻了，心想，书里的

一匹马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那么的自由，我

就知道该如何写作了。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写作

技巧，而是教会我写作是自由的，这个比什么都

重要，从此以后我越写越自由。但我现在还是非

常感谢川端康成，当我刚走上写作道路时，花了

四五年训练自己如何描写细部。细部是非常重

要的，无论小说的结构是大或小，线条是粗还是

细，都不能缺少细部。小说有生命力的重要部分

都靠细部传达。我们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小说，情

节编得天花乱坠，但读完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

因为它缺少细部。

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大概是 2008 年，我去

日本为《兄弟》做宣传，对采访我的记者说，川端

康成是我的老师。那些日本记者觉得川端康成

的小说那么优美，你的小说……我说那不就是粗

俗嘛，粗俗也是小说的风格。他们承认粗俗是小

说的风格，但他们想不通我怎么会是川端康成的

学生。我告诉他们，当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

产生影响时，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产生影响一

样。重要的是，树木受到阳光的照射后，是以树木

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

川端康成就教出了像我这样的一个学生。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最开始写作时，觉得必

须要有很好的写作技巧和高深的写作功力。但后

来我发现在写作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任何成功

的作家，他们是通过语言和作品传达出他们的内

心。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很多作

家并不能真正的以他们的手写他们的心。我觉得

每个作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试图探索怎

样真正呈现心声。

确实，不同的作家多少会对其他作家产生影

响。我记得博尔赫斯说过，每一位作家都会产生

属于他自己的影响力。卡夫卡对我也产生了很深

的影响，我读过他很多的小说，其中一篇是《在流

放地》。我所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在历史上有一部

分属于英国殖民地，曾被英国当作政治犯或反动

分子的流放地，所以现在塔斯马尼亚土地上所居

住和生活的，要么就是流放犯的后代，要么就是原

住民的后代，而原住民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大屠

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经历了不同的苦难，之

后100年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因此深受影

响，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这段历史上的阴影中。

我喜欢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这个故事中，一个

男人进入了一个殖民地，到了那里的人身上会被

打上非常多的图案和文身，告诉你犯了什么罪名，

但你并不知道所犯何罪。在读这部作品时，我看

到故事里的人物身上被印满欲加之罪、而他自己

也不能理解这些罪名时，不禁想起自己从小到大

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卡夫卡

对我的启示就是，在你要揭露现实的时候，未必需

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有时候从非现实的角度来

写，能够更深刻地揭露现实。

余 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深入北方的小

路》并不是写你成长的塔斯马尼亚的书，它写的是

二战的故事。哪些书写了你成长的地方？

理查德·弗兰纳根：除了这本，其他的书比如

我的第一部小说《河流领路人之死》，还有《一个巴

掌能拍响》《古尔德的钓鱼书》《欲望》等都是关于

塔斯马尼亚的。

我想先解释一下我的写作方式或习惯。完成

一部作品后，再写下一部新作品时，我总希望突破

自己，我不愿意重复自我，但我知道有些作家在一

部书或是成功之后，都会走老路子。我觉得作为

作家，写的一字一句都是务求传达我们的心声，当

然作家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来传达真实的声音，但

如果每一本书都写得比较类似，最后原本的真实

可能就会变成谎言。所以，如果作家觉得写作轻

而易举时，写得往往都未必是真实的。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写《深入北方的小路》这部

书。二战时期，我父亲不幸沦为日本战俘，被带到

缅甸去修缅泰死亡铁路，我们也就成了“死亡铁路

的孩子”。这段死亡铁路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

童年生活，我们会听父亲说起以前的故事，我父亲

因为这段经历也会有些怪异行为，他最后对物质

上的成功没有任何兴趣。我很怕写这本书，写好

它太难了。但后来，我内心有个声音越来越强烈，

明确知道我必须写这本书，如果我不写的话，我可

能写不出别的作品了。我前后总共花了12年，最

终写成这本书，我总共写了5个版本，这5个故事

中的人物不同，剧情和写作技巧也不一样。

写作时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在父亲在世

时完成，当时我父亲已非常年迈，留给他和我的时

间不多了，这赋予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新动力。

我有念头写这本书是在悉尼。那天天气晴

好，我走在悉尼港的一座桥上，可以看到海面上

发着光。我想起父母以前说起的一个故事。有

一个拉脱维亚人，战后住在我们生活的小镇上。

这个人在二战期间被迫离开家乡，战后发现他的

家乡已经夷为平地，妻子也已经死了。这个人一

开始不愿意接受妻子死亡的事实，花了两年时

间，在东欧不同难民区奔波，试图寻找妻子。最

后，他不得不接受妻子死亡的现实，来到澳大利

亚，来到我们的小镇上，和一名当地女子结婚。

1957年，这个拉脱维亚人来到悉尼，有一天，在人

潮拥挤的街头，他看到了他以为已经死去的妻子，

妻子左右手各牵着一个孩子。在这个时刻，这个

人需要做出一个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和他的妻子

相认……

印象中，这是我从小到大听过的最动人的爱

情故事了，在这个故事里，我认识到了爱其实是有

条件的，为了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往往得

不到回报。

在那天走在悉尼港的大桥上，我设想的故事

的主人公也走在这样的大桥上，发现了他失散多

年的妻子。当时我想象了这个人物的情况，灵光

一现，我迅速跑到桥边最近的一个酒吧，我随身没

带纸笔，就问酒保借了一支笔，在垫啤酒的垫子上

写下一个草稿，这个草稿后来形成了文字，也出现

在小说里。

在漫长的写作中，我有过迷茫，也有这样的灵

光一现，直到抓住爱情这个主线，我才真正把故事

写下去。在我完成书稿，把它寄给出版商之后，我

去看望当时98岁的父亲。父亲问我，书写的怎么

样了？在我告诉他书完成之后的当天，我的父亲

去世了。

余 华：弗兰纳根在这本书结尾写到，书中写

到爱情的笔墨并不多，但是令人难忘。

主要人物埃文斯是一个军医，他有一个妻子

叫埃拉，但他真正爱的是他叔叔的妻子艾米。埃

文斯在缅甸战俘营里收到的惟一一次来信是妻子

埃拉给他寄的一张旧报纸，写他叔叔的酒吧和旅

店被火烧了，埃拉骗他说艾米和他叔叔一起死了，

所以埃文斯一直以为他深爱的女人已经死了；艾

米也被骗以为埃文斯死在战争中了。回到澳大利

亚很多年后，埃文斯已经是一个战争英雄和著名

医生，接下来就是弗兰纳根所说的悉尼大桥上的

情景，写得非常精彩。中年发福的埃文斯看到艾

米一手牵着一个孩子走来，他迎上去。这段花了

很多笔墨，弗兰纳根处理得很好。他们居然擦肩

而过。埃文斯已经完全认出这是艾米，但是他可

能以为那两个孩子是她的女儿，但其实那是艾米

的侄女，而且艾米已经生病了。

我特别喜欢弗兰纳根用了那么多篇幅、那么

多语言去描述和铺垫埃文斯重见艾米时的激动，

那种难以自控的情绪，但迎面走过去居然是擦肩

而过。这是一个大作家的处理。

理查德·弗兰纳根：小说的写作和新闻写作或

者是记实写作很不一样。写作的目的不一样，读

的目的也不一样。在读或写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小说只是一些故事，只是作者的一些想法。虽然

作家通过小说可以呈现人类社会和生活中一些

复杂神秘的部分，但最重要的是，在小说中，我们

只会抛出问题，却不会给出答案。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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